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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2013 年全国煤炭
行业的总体利润同比下降 38.8%，亏损企业亏损额
405.54 亿元，同比增长了 80.7%。截至 2013年 10月，煤
炭行业的利润率仅为 6%，这一利润率甚至比 2008 年
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 11%还要再低 5个百分点。

或许在煤炭行业持续高利的“黄金十年”中，煤炭

物流成本并不是一个问题，可当煤炭行业进入“低利时

代”，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就成为了煤炭行业的巨大压

力。

物流成本控制提上议程

1 月 13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披露，为发展现代煤炭
物流，增强煤炭稳定供应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国

家发改委印发了《煤炭物流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出台的背景是行业已然走出了原先“躺着

赚钱”的高利时代，开始直面成本控制、供应链效率等

问题。

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煤炭物

流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煤炭物流专项规划。《规

划》总结了我国目前的煤炭物流行业现状和突出的问

题，并提出到 2020年要在全国“重点建设 11 个大型煤
炭储配基地和 30 个年流通规模 2000 万吨级物流园
区；培育一批大型现代煤炭物流企业，其中年综合物流

营业收入达到 500 亿元的企业 10 个；建设若干个煤炭
交易市场”。

在《规划》中，“成本”一词的出现频率达到了七次

之多，降低物流成本成为了贯穿整部规划的关键词之

一。

“运输成本在煤炭行业中所占的比重根据煤炭运

输的距离和交通工具有所不同，但最低也得有三分之

一，对煤矿企业来讲除了生产环节，最重要的成本压力

就是物流。”内蒙古忆盛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升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煤炭物流成本高的原因主

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运输途中的不合理收费，另一方

面是一些煤炭物流企业服务项目单一、规模小导致的

成本分摊难度高。

“以前都讲煤炭运输、煤炭货运，这个概念本来就

局限了煤炭物流企业发展的规模。规模上不去，成本也

下不来，如果想要控制物流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物流

企业自身形成规模化效应，只有具有了规模的物流企

业才能有能力去控制成本。”高升说。

铁路成运输预期主力

目前，由于主要铁路煤运通道能力不足，导致我国

公路煤炭长途运输量持续增加。而相比较铁路运输，公

路运输的成本要高出近 20%左右。
“之前多是选择公路运输，有一部分原因是公路运

输的时效性和便捷性比较高，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

于铁路货运的不规范。当时铁路货改还没有进行，老客

户还好一些，如果是不太熟的客户选择用铁路运输煤

炭，不仅要等车皮看脸色，而且还有相当繁琐的程序要

走。”山西一家煤炭公司的业务部主任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煤炭市场进入低迷后，由

于公路运输的高成本和普遍存在的“小、散、乱”，这些

公路煤炭运输企业首当其冲的受到了波及，许多企业

不得不卖车度日。

在公路市场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铁改所带来的

政策红利让铁路在煤炭货运市场又重现生机。包括山

西、内蒙古多地区在内的铁路局为了扩大货运市场，通

过种种优惠向煤炭企业抛出橄榄枝。在 2013 年 9月，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发出的《关于促进全区煤炭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有关措施的通知》中，就有提及“呼和浩

特铁路局、沈阳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等铁路运输部门,
减免部分铁路运杂费”。

实际上，《规划》对铁路的煤炭运输能力订了长期

的目标，包括西至华中地区、张家口至唐山、山西中南

部、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等多条具体的铁路基建计划

也提上了日程。

“对于大宗货物的运输，铁路本来就是比较有优势

的，特别是在货改后，这种优势逐渐明显起来，不论是

从企业成本控制还是从环境成本的角度来看，铁路应

该担起煤炭运输的主要责任来。”南宁市铁路局的工作

人员说。

本报记者 江丞华

这几天对于河南省工信厅煤炭

工业管理办公室生产综合处处长沈

天良来说很“煎熬”，起因就是因为此

前出台的“煤电互保”政策就要到期

了。“现在能否延续还不确定。”他说，

我们已经把煤企的诉求反映给上级

部门了。

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河南因
率先出台了“煤电互保”政策而备受

关注。接下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

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扶持和减轻煤

企负担的政策，这一度被称为“政府

救市”。业内对此解读认为，政府出台

的救市措施，让踟蹰前行的电煤市场

化改革再次遇阻。

2013年 7月 25日，山西省政府
推出《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

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措施》，

其中 20条措施（以下简称“煤炭 20
条”），分近期、中期、长期三个类别同

时实施。有报道称，“煤炭 20 条”提
出，鼓励煤炭企业与电力、冶金、焦化

等重点用户签订长期协议合同，建立

和谐煤电关系。

对此，一位长期从事煤电研究的

人士分析，“煤电双方签订购销合同，

不管是短期还是中长期，都应是双方

企业自己的事，政府不宜干预过多。

如果政府干预过多，会影响市场机制

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煤炭市场健康发

展。长此以往，电煤市场的行政色彩

非但不会减弱，反而可能增强，而这

对煤炭市场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无

疑是没有好处的。”

山西省信息贸易委员会电力处

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对于上述

研究人士的分析显然不认同，“这不

是政府干预，而是（煤炭相关）企业需

要这方面的（政策），20条里写着是政
府引导，政府并没有强制要求他们一

定要这么做。长期合同中，并没有定

价，而是根据市场变化来定价，价格

有一个浮动的范围，随行就市嘛。”

“煤炭乃至能源领域的改革是复

杂的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全国

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指出，市场在能源资源配

置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不能简单

地理解为‘向市场配置方向改革’，能

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山西省

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能源政

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刘晔接受记

者采访时如是说。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对煤

炭行业的干预不在少数。

比如依靠行政力量推进煤炭资

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比如延续多

年后 1 年前刚刚取消的重点电煤和
电煤价格双轨制；比如部分地区在市

场紧张时限制资源流出，在市场疲软

时又限制资源流入。

为此，2012 年 12月 20日，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电煤市场

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市

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合理的电

煤运行机制。

随后，同月 31日，国家发改委也
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做好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明确提

出各地政府对煤炭交易“少干预”。

“之前，政府对煤炭经济运行干

预明显过多，当市场供求紧张时，政

府便要求企业加大生产力度，尽量多

产煤，而当市场供求宽松时，便强行

关停整顿小煤矿，依靠行政力量推动

煤炭资源整合。一方面各地都在不断

创造煤炭需求，甚至部分泡沫性需

求；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则在不断强调

要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可以说，煤炭

市场是在各级政府各式各样的干预

下发展变化的，烙上了明显的政策印

记。未来，各级政府有必要尽力减少

各种行政干预，让市场自身更好地发

挥作用。”长安能源咨询公司首席分

析师李延如是说。

为什么国家层面一再提出减少

地方政府干涉，但地方政府却又如此

热衷于参与？

“一煤独大”是山西资源型经济

的典型特征。长期以来，煤炭利润占

山西工业利润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80%左右，过“黑”超“重”的工业结构，
导致山西工业经济抗风险能力差。近

年来，山西进一步加大优化工业结

构，大力发展非煤新兴产业，（但）资

源型经济转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就目前而言，煤炭产业在山西

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刘晔

如是说。

煤炭救市半年考：政府市场狭路相逢

不论是国务院还是国家发改委

都要求地方政府尽量少参与制定电

煤价格，这一风向标适时反映在发改

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

做好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中（以

下简称《通知》）。

这意味着已经实施 20年，在当
时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电煤价格

“双轨制”即将寿终正寝。而对山西这

个产煤大省来说，这一切似乎并不突

然。

山西煤炭救市
应彻底放手行政手段

在上述电煤新机制下，政府表现

出欲罢还休的依依不舍之情，企业则

表现出渴望摆脱束缚的欣喜之情。

同煤集团晋华宫矿相关人员则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山西煤炭实

际上自 2007 年以来年年在救市，彼
时，电煤价格就已经成为制约煤电联

盟的瓶颈，而两大阵营从未就此握手

言和，政府居中调停也只能收到暂时

“休兵”的结局。

直至 2013 年，煤电两家矛盾再
次爆发，山西出台了中长期购销合

同、减免部分税费等一系列措施进行

自救。不过，随着《通知》的下发，煤企

在加速煤炭自我救赎中却迷失了方

向。

多年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不完善，煤炭价格特别是电煤价格较

长时期内存在着交易价格的双轨制。

由此，自 2008年以来，山西省内
煤炭订货会大部分都是在煤炭企业

与供电企业相互“顶牛”，电煤价格迟

迟无法落地的境况下而陷于尴尬。

大同精煤集团马志告诉记者，上

述情景再次出现在去年由山西省省

长李小鹏牵头的煤电订货会上。其最

终结果，仍然是由政府牵手煤电签订

中长期购销合同，因此企业要想自寻

出路在短时间之内无法实现。

“政府彻底放手对煤炭救市有着

极大的意义。”马志认为，将来煤炭市

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没有起色，

但这种干预如果只是由政府计划，

控制煤炭总量，电煤价格稳步进入市

场，这样才能预防煤炭市场的崩盘。

同煤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高层

指出，煤电签订中长期购销合同是一

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虽说短时间之内

可以解决企业存煤压力，但在根本上

却无法解决日益面临的市场过剩问

题。

这位高层认为，企业也在算自己

的那本账，例如企业每出吨煤利润在

100元，产值达到 1000 吨，利润就是
100000元，也就是说企业产能越大，
利润就会越高，事实上目前所有的企

业都在扩大生产，由此可见，出现市

场过剩是必然的。

“经年累月中救市，收效却微乎

其微。”马志说，山西煤炭救市陷入怪

圈，煤电矛盾不是成因，这里有更深

层次的问题存在。

他告诉记者，一方面进口煤和出

口煤比例日渐失调，进口煤依靠低

于国内煤的优势价格频频袭扰中

国，山西煤则被包围其中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追根溯源，山西 80%为煤
炭老企业，普遍存在煤质降低、煤源

枯竭、人员包袱沉重等问题，这些是

导致山西煤成本急剧增加的罪魁祸

首。

大同煤校学者对上述说法表示

认同，山西煤炭加速救市，其解决方

法不在减税和签订供销合同等政府

行为，而应该是彻底放手，着重依靠

新建矿井，提高老矿井产能等改善品

质，降低煤成本的做法。而上述诉求

对国企来说期望值很高，但失望却更

大。

中长期购销合同致
发电企业流失 10%的利润

2013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
知》，电煤取消合同价，实行单轨制，

由此全国煤炭真正进入市场化运作，

而山西作为指向标更加受到各方的

关注。

临汾乡宁一家民营煤企负责人

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通知》下发

之前，早在 2006年政府就已经尝试
推行电煤价格市场化改革，而这一过

程竟然持续了 7年。
“那段时间是民营煤企的春天。”

这位负责人回忆，当国企与供电企业

角力，在电煤合同价格争论不休时，

以民企为代表的地方市场煤价格往

往低于合同煤，因此，很多发电企业

对政府出面组织的供需衔接会并不

在意，彼时，发电企业更倾向于用市

场煤补充自己企业的燃料需求。

但直到 2008年，全国出现煤荒
后，民营煤企的市场煤作为发电企业

认为的硬通货备受质疑，这个时候政

府如果“甩手”，又显得有些不近人

情。于是，山西省内煤炭订货会再次

由政府发端，煤炭市场化运作被市场

无情抛弃了。

“这一切都源于垄断。”吕梁前民

营煤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民营企业

无力与国企抗衡，市场煤被合同煤堆

砌在脚下无法翻身。

“2008现象”是市场煤永远的痛。
一方面是民营煤企渴望实施市场化

运作，另一方面是政府是否决然放手

由企业自行救市。对于电煤 2014年
开始实施的煤炭单轨制，诸多民营煤

企表示心情复杂。

上诉民营煤企负责人认为，煤炭

救市已经有了结果，国企产值持续增

大，销售却往往低于成本价，赔本赚

吆喝只为从银行得到贷款。

而山西民营煤企则面对一轮又

一轮的煤炭救市已见怪不怪。“2014
年，作为民企梦想走出政府襁褓，值

得期待，也值得为此欣喜一回。”大同

一家民企负责人由衷感叹。

2013年，山西煤炭救市以来，发
电企业仍在被动参与。而这也是导

致每次煤炭订货会上，发电企业对

煤企给出的电煤价格争论不休的主

要原因。 （下转第九版）

政府“撒手”电煤双轨制终结 ？

实习记者 汪晓东

本报记者 宋笛

盈利能力持续下滑
煤企押宝物流纾困

山西煤炭自救，前景难料民企心态复杂

本报记者林瑞泉 /摄

“2008 现

象”是市场煤永

远的痛。一方面

是民营煤企渴

望实施市场化

运作，另一方面

是政府是否决

然放手由企业

自行救市。对于

电煤 2014 年开

始实施的煤炭

单轨制，诸多民

营煤企表示心

情复杂。

“

或许在煤炭行业持

续高利的“黄金十年”

中，煤炭物流成本的问

题并不是一个问题，可

当煤炭行业进入“低利

时代”，物流成本的居高

不下就成为了煤炭行业

的巨大压力。

“

攻略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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